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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综蹑织机起源于双轴织机，而双轴织机向综蹑织机流变似乎缺少中间环节。对《东
国传丝公主画版》中的“双轴织机”、和田双轴织机、《列女传·鲁敬姜说织》中织机形态进行文献描
述研究和考古发现的二维互证，研究得出《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所谓的双轴织机的论证存在问题，
可能并非织机; 从地理环境决定技术形态理论出发，作为中国古代双轴织机活态形制的和田织机能

否表征中国古代双轴织机还有待商榷;《列女传·鲁敬姜说织》所描述织机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 笔
者假设) ，此一机型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一斜织机上得到不充分但必要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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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harness-treadle loom originated from double-shaft loom，but the evolvement lacks
intermediate processes． We performed descrip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forms of the double-shaft loom in Chinese
Princess Smuggling Silkworm Eggs woodcut，of Khotan double-shaft loom and of the loom in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Lu Jingjiang’s Lecture on Weaving．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argument identifying the
alleged double-shaft loom in that woodcut was unreliable because it was probably not a loom．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tha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cides technical form，it requires more discussions on whether Khotan double-shaft
loom，with a flexible form，can represent Chinese ancient double-shaft loom． The author supposed what is mentioned
in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Lu Jingjiang’s Lecture on Weaving is hand-lifting titled loom，which was
sufficiently but not necessarily confirmed by a titled loom stored in Musée Guimet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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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织机演变从有无踏板上看，经历了原

始腰机、双轴织机、综蹑织机三个阶段，其中综蹑织
机的流变最为繁复，历经单综单蹑织机、单动式双综
双蹑织机、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多综多蹑织机［1］。

中国织机史上最辉煌的发明小花楼提花织机和大花

楼提花织机从实质上看也是综蹑织机，无非是机顶

上多加了一个大提花装置，有些专著将其称为束综

提花织机或单独分列［2-4］。不管如何划分织机类型，
综蹑织机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综蹑织机是如何起
源? 很多文献都没有认真分析，只是对织机类型进

行了简单的排序，没有说明其排序的依据，这让笔者

这样的后学者着实思量良久，不停地运用戥学术的

思想［5］，去对前学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进行反复
推演。在双轴织机到综蹑织机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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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点，需要相关研究者们注意和再研究，笔者在此

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1 《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的双轴织机
的一些疑问
双轴织机进入中国古代织机史，皆受《东国传丝

公主画版》( 图 1) 中的相关信息研究影响，该画版是
20 世纪初英国学者斯坦因( 公元 1862—1943 年) 在
中国新疆和阗( 今和田地区) 附近的丹丹乌里克遗址

( 唐代) 中所获［6］。斯坦因认为，在这块画版上的人
物有三名带有“项光”的女性，其中居中的女性地位
较高，因为其服饰较高贵。还有一个带“项光”四臂
人物。右边女性前似乎放置一架与后文所述和田织
机相似的构件( 看不清整个是否为织机) 。加之左边
女性指着高贵女人头上，暗示头上有玄机，似乎与

《大唐西域记》中东国公主传丝的人物基本相符，于
是斯坦因认定其为东国传丝公主画版。这一论断也
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认同。

图 1 东国传丝公主画版
Fig． 1 Chinese princess smuggling silkworm eggs woodcut

赵丰先生［7］曾经根据此画版的右下角的部分信

息，认为其中“藏”有( 仅部分显露，有和田织机的叉型
支架) 一架在今天新疆和田一带还在使用的双轴织机

( 图 2) 。新疆和田双轴织机已有固定机架，虽然没踏
板机构，但却采用两根杠杆式机构进行提综，有点像互

动式双综双蹑织机的机构，但只是形似，两片综叶之间

并没有互动，只是为了减少织机上的机构而将两个并

不相关的综片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通过一根或两根

横木连接( 图 2中通过一根连接，笔者通过两根横木做
过实验，证明可行) ，笔者将其称为杠杆系统。

图 2 和田双轴织机
Fig． 2 Khotan double-shaft loom

织工通过拔动杠杆系统的连接横木，使整个杠

杆系统在叉型支架上的横杆上前后运动。杠杆系统
前后两端的综线连结叉形架前后的两个综竿，而两

个综竿相当于两片综叶，分别控制着奇数根经纱层

和偶数根经纱层的提升。正是因为杠杆系统前后两
端下的综叶像翘翘板一样一端提升另一端则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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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面，让人产生互动式的感觉。由于织机其下缺
少踏板机构，容易让相关研究者将其归入综蹑织机

特别是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前的某种机型。
和田织机的操作: 将杠杆系统向后下方拉移( 图

3( a) ) ，则杠杆系统前方控制的综叶被提升，形成一
个三角形梭口，然后可引纬、打纬; 而将杠杆系统向
前下方拉推移( 图 3( b) ) ，则杠杆系统后方控制的综
叶被提升，也形成一个三角形梭口，并且完成经纱的

换层操作，然后引纬、打纬。这样就完成平纹织物织
造的一个循环，这一操作过程也证明了和田织机并

没有互动式结构。

图 3 和田双轴织机开口操作侧面示意
Fig． 3 The operation side direction of Khotan double-shaft loom

笔者认为，将和田织机作为中国双轴织机的典

型代表还是欠妥，其原因有三:

1) 在进行类比研究时，某种相同的社会形态的
技术水平，是否可以互推这还值得商榷。因为任何
一种技术的出现都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

理环境密切相关。是否每一个背景因素都相同，这
都需要认真考量。再者，在人们现实世界中还存在
着某些“蝴蝶效应”［8］，这是需要关注的。显然新疆
和田织机与华夏族或汉族的双轴织机有着不同的地

理环境，这些不同的环境有时就像“蝴蝶效应”的影
响因子，影响着双轴织机的形制特点。虽然和田织
机随着丝绸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传到新

疆，但它却随着环境的改变在形制上出现了不同，这

样不能以和田织机来类推华夏族或汉族的双轴

织机。
2) 学术界甚至对《东国传丝公主画版》的命名也
存在着反对意见。因为画中的人物都有项光，说明

这四人都应该是神、佛形象，而《大唐西域记》中并没
有显示传丝公主成佛，而且其侍女还会成佛，显然是

斯坦因不懂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9］，而误认为是《东
国传丝公主画版》。如果《东国传丝公主画版》被证
伪，那其内容主旨与纺织没有关系，其中的残破信息

则不应该考虑成织机。
3) 即使预设《东国传丝公主画版》属实，那最右
边的侍女应该是在操作织机，但从其方位来看，她却

在织机的一侧，不可能操作织机。画作中的每一物
应该与对应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此物是多余

的，显然《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的实物织机就与作
画的原则有悖，通过反证法证明《东国传丝公主画
版》中的所谓织机可能不属实。

2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所述织机相
关观点的献疑
假设相信《东国传丝公主画版》是不能自名其意

的画版，那它也不能说明中国古代双轴织机的形制，

而西汉刘向《列女传·鲁季敬姜》中可追寻出一些双
轴织机的线索。《列女传·鲁季敬姜》表达如下:
“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 ‘吾语汝治国之要，尽
在经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
以为将; 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
正; 物者，所以治芜与莫也，故可以为都大夫; 持交而

不失，出入不绝者，梱也，梱可以为大行人也; 推而

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 主多少之数

者，均也，均可以为内史。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
者，轴也，轴可以为相; 舒而无穷者，樀也，樀可为三

公。’文伯再拜受教。”［10］

2． 1 对《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描述织机的部件的
献疑

根据内容来看，敬姜把治国喻为操作织机，8 名
主要官员的作用与织机上不同部件的作用一一对

应。关于该段文字中的 8 名主要官员对应的织机部
件，许多学者作了考证，结论各不相同( 表 1) ［11］。
如果想知道《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所描述的织

机形制，必须搞清楚每个部件，古人之织机部件与今

人的描述不同，加之历代的注疏影响( 可能是错误

的) ，从而导致一些误判的出现。但前学的研究为笔
者再研究这些织机构件提供了戥学术的材料。
幅，非幅宽乃幅撑。《礼记·王制》中有“布帛精

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 鬻) 于市”，《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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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于《列女传·鲁季敬姜》中部件的考证
Tab． 1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omponent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Lu Jingjiang

部件 官职 孙毓棠观点 陈维稷观点 邹景衡观点 夏鼐观点 赵丰观点

幅 将 机头 幅宽 幅撑 — 幅撑

画 正 边线 边线 筘 — 筘

物 都大夫 拨簪之物 拨簪之物 轫或交杆 梳丝之类 棕刷

梱 大行人 打纬之筘 引纬打纬具 综桄 打纬刀 开口杆

综 关内之师 综 综竿 梭 综 综

均 内史 理经之筘 定幅筘 数线 分经木 分经木

轴 相 卷轴 卷布轴 卷轴 卷布轴 卷轴

樀 三公 经轴 卷经轴 经轴 卷经轴 经轴

食货志》中有“太公为周立九府园法……布帛宽二尺
二寸为幅”［12］。可见，汉代关于幅的解释都为幅宽，
正因为《列女传》成书是西汉，此外清代《康熙字典》
中所载“幅”的解释都为幅宽之意。所以有些学者认
为幅为幅宽。笔者认为显然不妥，其理由有二: 1 )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有“正曲枉”“不可不强，故
可以为将”。显然，“正曲枉”与幅宽的作用( 控制织
物宽度) 不符，最重要的理由是幅宽不是一个机构，

只是一个控制范围。2 ) 所谓“将”，《礼记注》中有
“才足以将物而胜之之谓将”［13］。由于春秋战国乱
世拥有强悍的将军，一则可以称雄天下，如秦之白

起; 二则可以保国于乱世，如赵之赵牧。将军对于春
秋时代的各国而言至关重要，这也是敬姜首先说将

的原因。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没有关注到，笔者将在
后文分析其具体织机类型时用到这一观点。笔者认
为幅应该是控制织物幅宽且将整个织机撑起来的工

具———幅撑［14］。
轴，乃为织轴。《诗经·小雅·大东》中有“小东

大东，杼轴其空”，对于杼轴有两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
为“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轴”; 另一种观点认为“杼，
持纬者也。轴，受经者也”［15］。系传云“椱，即轴”，
《说文》云“椱，机持缯者”。缯是指丝织物的一种，泛
指织物。显然“机持缯者”“受经者”是指织机上的织
轴。先秦时期已有“相”这一官职，大宰即王之相，大
宰总御众官［16］。如何总御众官，则必须如敬姜所说
“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而织机上的织轴确
实如相，织机上所有机构运转到一定程度，必须由织

轴卷布方能重新操作，这不就是“总御”所有的机
构吗?

樀，乃为经轴，与织轴对应。《集韵》“樀，机上卷
丝器”［17］，经轴的作用是不断放出经纱，与织轴不断
卷布对应，真所谓“舒而无穷”。先秦时期三公为太

师、太傅、太保，是辅弼国君之官。假设织工为国君，
樀确实起到整个织造过程中的辅助操作作用，只有

不断地放经纱才能保证织造的持续进行，这与三公

的作用很相似。
综，非综线乃为综叶，包括综竿和综线。《说文》

中解释综为“机缕也”，《三苍》的解释更加具体些，
“综，理经也，谓机缕持丝交者，屈绳制经令得开合
也”。可见，综的原义是综线。但《列女传·鲁季敬
姜》中对综的解释是: “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如
何做到“推而往，引而来”? 综线上一定有竿，才能做
到，所以《列女传·鲁季敬姜》中的综应该是综竿和
综线，乃为综叶。所谓关内之师，笔者认为应该是守
城的军队。综竿控制的综线很多，每根综线就像一
名士兵，织工操作综竿时就像指挥守城军队一样，敬

姜的比喻十分生动。
画，非筘乃为边线。其理由有三: 1) “画”造字方

面的初义与纺织无关，《说文》为“界也，象田四界”。
此义只有在“画”中不能体现，只能在其繁体字“畫”
中才能体会，上部“聿”，以手执棍，是“笔”之本字; 下
部乃以棍划出的田界。所以“画”之初义为“划分界
线”。2) 从织机机构嬗变的角度来看，“画”为筘的论
断值得商榷。从良渚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上，可以
发现它的操作并不使用筘，其筘的定经和定密( 度)

的功能由齿状横木完成，而筘的打纬功能由打纬刀

完成，说明筘还没有发明，它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 此外，笔者考察汉代综蹑斜织机的图像信

息，也没有发现筘( 但后世的立机有筘，这里不讨

论) ，加之中国最早出现筘痕的织物在西汉时期才发

现。可见春秋时期筘不可能被发明出来。3 ) 那么
“画”到底是什么? 织造时织物的边线必须强度较
大，才能使经面均匀、整齐，做到“均不均，服不服”。
此外，边线上有长度标记，可使织工度量工作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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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姜所谓的官职正，指的是行赏罚纠正之责的官员，

可从《周礼》中的党正、县正的职权可知［18］。这又与
织机中画的作用一致。
物，乃为综刷，其功能是去丝屑。都大夫，即朝

大夫，是指掌握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的国治之
官［19］。这说明都大夫是处理细节的事，与综刷即物
的作用是一致的。
梱，即为引纬机具。《列女传补注》: “梱盖如今

之梭。”《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持交而不失”中的
“交”是指经纱开口交合，“持”当“把持”讲，梱不具
备这种能力，疑“持交”实为“待交”，“持”“待”形近
而讹。另外，“大行人”一职在《周礼》中是指“掌四
方朝聘宾客及使命往来之官”［19］2734，这样可知梱应
该是经常往来的引纬机具为妥。有的学者认为梱是
开口杆，笔者不禁要问如果是开口杆，那开口杆作

“出入不绝”又如何讲? “待交而不失，出入不绝”，都
是对用梱引纬描绘。“待交而不失”是写织工手执投
纬器———梱等待经线换层而进行引纬之状，“出入不
绝”是写梱在梭口中不断穿行之状，都极其形象［20］。
均，应该是定经、调经之具，履行后世筘的部分

功能。“主多少之数者，均也”是指控制经纱的密度，
应该呈齿状，还可起到理经之用。均不具打纬功效。
因为首先其文中没有表达打纬的信息; 其次从现有

的文献和纺织文物来看，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发现现

代意义上的筘的存在。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
王治［21］，与均“主多少之数”是何等相似。
综合各学者的观点，本文对于《列女传·鲁季敬

姜》中八大部件或处理方法有一些认识( 表 2) 。
表 2 笔者对《列女传·鲁季敬姜》中八大部件或

处理方法的考证

Tab． 2 The author’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ight parts and

processing method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Lu Jingjiang

部件 本文考证

幅 幅撑

画 边线

物 棕刷

梱 引纬、打纬具

综 综叶

均 定经、理经之具

轴 卷布轴

樀 卷经轴

2． 2 对《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描述织机为双轴织
机的献疑

笔者认为对《列女传·鲁季敬姜》中各部件考证
后，才有可能对其织机进行推测。学者们根据 Eric
Broudy所著《The Book of Loom》一书中世界织机史
中的一个早期织机类型———双轴织机［22］，推断《列
女传·鲁季敬姜》中所描述的织机为水平式双轴织
机。而笔者认为其为双轴织机不假，但为水平双轴
织机还有待再考。研究认为其为双轴织机的另一种
类型，即手提综竿式斜织机。其理由有二: 1 ) 从对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所描述织机的八大部件的考
证来看，学界达成一致，此种织机没有出现蹑即脚踏

板。2)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谈到的第一织机部件
应该是最重要的，经考证是幅撑。这样给笔者一个
启示，什么样的织机其幅撑最重要呢? 显然是斜织

机，没有幅撑其织机不可能竖立起来，故《列女传·
鲁季敬姜》中说“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
为将”。但斜织机是有综蹑的，于是大胆推断其可能
是手提综竿式斜织机，即看上去像斜织机，但实质上

并没有综蹑，还是用手提综竿进行开口。

3 综蹑织机起源于手提综竿式斜织机
的假说
何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 顾名思义，提综是用

手提综竿，无综蹑织机下的踏板机构控制综片，这一

特点与原始腰机上提综相似，这可从黎族原始腰机

上可见一斑［23］，在此不作赘述; 机身则为倾斜机身，

机身与斜织机相似，即工作面与机座呈 50° ～ 60°，工
作面中间有一横向中轴，起分经棒作用，这一部分与

综蹑织机略有不同，较其杠杆机构则过于简单。本
文认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是原始腰机向综蹑织机转

变的中间环节。
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中有一台东汉釉陶斜织机

( 图 4) ，但其没有陶质踏板机构。有研究者认为这架
织机模型可能曾经有很多木制构件包括踏板，随着

时间推移而逐渐腐蚀。研究者们借东汉时期画像
石、画像砖上的综蹑织机信息，认为这一釉陶斜织机
即是综蹑织机。当然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但可否
借这一釉陶斜织机来说明另一种可能呢? 既然有些

构件是木制，难道它就不能是手提综竿式斜织机，这

也是可能的。这正是假设手提综竿式斜织机存在的
根源所在，加之对《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描述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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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轴织机的疑问，更加坚定了这一假设。

图 4 东汉釉陶织机
Fig． 4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ottery loom

此外，笔者怀疑这台釉陶斜织机可能不是东汉

时期陶器。因为陪葬之物可能是一件死者非常喜爱
之物，而这一喜爱之物也可能在世间传过多代。笔
者从这台釉陶斜织机和制陶的风格上看，怀疑它是

西汉时期的器物。那么手提综竿式斜织机应该出现
更早，推至西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可解决为何

东汉时期会出现手提综竿式斜织机的疑惑。

4 结 语
通过对中国古代综蹑织机的前形态———双轴织

机进行文献与考古的二重互证研究，得出四点结论:

1) 《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所谓的织机形制还有待商
榷; 2) 和田织机作为中国古代双轴织机的活态形式，
显然是有问题的; 3)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描述织
机的部件与学界各种观点有区别，成为手提综竿式

斜织机假设的基础; 4) 手提综竿式斜织机，既具有双
轴织机的特点，又具有综蹑斜织机的特点，但其主要

工作原理还是双轴织机的特点———手提综竿，只是
形制已经向综蹑斜织机开始转变，所不同的是没有

踏板，它属于综蹑织机的直接起源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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